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热爱生命

它正在用最后一点力气把牙齿塞进它等待很久的东西里面。可是

他也等了很久了。那只被咬破了的手抓住了狼的牙床。于是，慢慢地，

慢慢地，它在无力地挣扎，他的手在无力地掐，同时另一只手慢慢地

摸过来，慢慢地抓住，五分钟之后，他全身的重量都已经压在了它的

身上。他的手劲虽然不足以把它掐死，但是他的脸紧紧地压着它的喉咙，

嘴里满是狼毛。半个小时之后，他感到一小股暖暖的液体慢慢地流进

喉咙。这东西并不好吃，就像强灌进胃里的铅液，凭意志才能强灌下去。

接着，他翻了一个身，仰面睡着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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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两个费力地沿着河岸向下游走，跌跌撞撞。一次，走在前面的那

个还在乱石里滑了一跤，身体猛摇，差点儿摔倒。他们又累又乏，长期忍

受的苦难在他们脸上刻出一副愁眉苦脸的表情。他们肩上绑着沉重的包袱，

外面包着毯子。勒在额头上的皮带总算还有些用处，帮忙吊住了包袱。两

人手里各拿着一支来复枪。他们走着，弯着腰，眼睛向下弯，盯着地面，

头伸在肩膀前面，肩膀在身体前面。

“我们藏在坑里的那些子弹，现在身边只要有个两三发就够了。”走在

后面的那个人说，他的声调干巴巴的，表情丝毫没有改变。他冷冷地说，

前面的那个一个字也没回答，只顾一瘸一拐地走进浑浊的小河里 ；河水漫

过岩石，打起一片泡沫。

另一个紧跟着他，两个人都没有脱鞋。河水冰冷刺骨，冻得脚腕生疼，

双脚渐渐麻木。走到河水没膝的地方，两个人都被水流打得摇摇晃晃，几

乎站不稳。后面的那个踩在一块儿光滑的圆石头上滑了一下。他差点儿摔

进水里，费力挣扎着站稳。他痛苦地尖叫起来。他看起来好像有点儿头昏

眼花，一面摇晃，一面伸出一只空手乱挥，好像要扶住空气。站稳了，他

又向前迈了一步，又滑了一下，又几乎摔倒。然后，他就站在那里不动了，

望着前面的人，他一直没有回头。他一动不动，足足站了一分钟，好像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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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里跟自己较劲一样。然后，他叫了起来 ：“喂，比尔，我脚扭了！”

比尔继续在浑浊的河水里走，依旧一摇一晃的。他没有回头。后面的

人望着他这样走着，脸上仍然没有表情，但是眼睛里流露出一种神色，像

一头受伤的鹿一样的神色。

前面那个人一瘸一拐地登上了对面的河岸，没有回头，只顾向前走 ；

河里的人睁大眼睛望着他，嘴唇微抖，所以他嘴上那一把乱糟糟的胡子明

显也在抖 ；他伸出舌头舔了一下嘴唇，下意识地。“比尔！”他大叫。

这是一个坚强的人绝望时的叫声。比尔没有回头。他干瞅着他离开，

望着他一瘸一拐地走着，古里古怪的，跌跌撞撞的，摇摇晃晃的，他走上

了一片不算太陡的斜坡，向矮矮的山头上不非常明亮的天际走去。他一直

看着他跨过了山头，消失了背影。于是，他回转目光，慢慢环视比尔走后

留给他的整个世界。

太阳紧靠着地平线，很不明朗，透过无形的浓雾和蒸气，像一团就快

熄灭的火球，仿佛一团黏糊糊的东西，但是没有轮廓，很模糊。他单腿立

着休息，掏出怀表，现在是四点钟。他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，甚至不知

道今天是一年中的哪个星期，或者哪两个星期。但是他知道现在是七月底

或八月初，他还知道，现在太阳的大概方向是西北。他看了看南面，知道

那些荒凉的小山后面的某个地方是大熊湖，但是不知道具体在哪里 ；而且，

他还知道在小山的那个方向，北极圈穿过加拿大冻土带，抗拒人的进入。

他所站的地方是一条支流，将汇入铜矿河然后向北，流向加冕湾，流进北

冰洋。他从来没去过那里，但是他曾经在哈德森湾公司的地图上看到过一次。

他又环顾了一圈这个世界。这是一片叫人看了不得不陷入沮丧的景象，

四望入眼的都是模糊不清的天际线。低低的小山，没有树，没有灌木，没有草，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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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么都没有，只是一片空旷可怕的荒凉地。他的眼睛第一次迅速涨满恐惧。

“比尔！”他低声重复着，一次又一次，“比尔！”

他在浑浊的河水中央抖索着，似乎周围的空旷正用一种无法抗拒的力

量压迫着他，用它自鸣得意的威严摧残着他。他像突发疟疾一样抖了起来，

枪从手里掉进了水里，哗啦一声。这一声让他醒过神来。他和恐惧战斗着，

鼓起勇气 ；他在水里摸了一通，找到了丢失的武器。他把左肩上的包袱又

向左挪了挪，让扭伤的脚腕减轻一点儿负担。然后，他缓缓地、小心翼翼

地向河岸走去，每一步都疼得抽缩一下。

他一步也没有停，在发疯似的绝望中向前跌撞，忍住疼痛匆匆爬上斜

坡，他拼命地走着，走向他的伙伴背影消失的山头。比起那个一瘸一拐的

古怪伙伴来，他的样子显得更加怪异好笑。终于到了山头 ；但是他只看见

一片浅浅的山谷，毫无生命迹象，连草都没有。他又和恐惧战斗并征服了它。

他把包袱又往左挪了挪，一瘸一拐地走下了山坡。

谷底湿湿的，黏黏的，浓厚的苔藓像海绵一样布满谷底。每走一步，

水都从脚底下溅射出来，他每次提脚，潮湿的苔藓总是吸住它，不肯放开，

发出一般泥地吸住脚不肯放开时的声音。他挑着好路向前走，从一块湿地

走到另一块湿地 ；他顺着比尔的脚印走过一堆堆的岩石，它们就像这片苔

藓大海里升起的座座孤岛。

虽然是一个人，他却没有迷失方向。他知道，再往前走，就会有一个小湖，

湖边有很多枯死的小枞树和小云杉，当地土语把它叫做“提青尼其利”，意

思是“小棍之地”；而且，那里还有一条小溪通到湖里，溪水不是那么浑浊。

他记得很清楚，溪岸边有灯心草，但是没有树。他会逆着这条小溪一

直走到它尽头的分水处。分水处另一侧便是另一条支流的发端，它向西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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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可以顺着水流走到它倾入戴斯1 河的地方。在那里，他会在一条倒扣的独

木船下面找到一个小坑，坑里填满了石头，石头下面有他那支空枪需要的

弹药，还有钓钩、钓线和一张小网——诱捕和猎杀食物所需要的一切。同

时，他还会找到一些面粉，虽然并不多，而且还会有一块咸猪肉和一些豆子。

比尔会在那里等他的 ；他们会沿着戴斯河顺流向南划到大熊湖 ；然后，

他们会继续向南，横穿大熊湖，一直划到麦肯齐河 ；到了那里，他们还要

继续向南走 ：那样，冬天就怎么也赶不上他们了。让激流结冰吧，让天气

变得更冷些吧，他们会向南走，一直走，可能会走到哈德森湾公司的某个站，

暖暖和和的，那里的树木长得高大茂盛，吃的东西也多得不得了。

他努力挣扎着往前走的时候，满脑子就是这样想的。他苦苦地逼迫着

自己的身体，同时也在苦苦地绞着脑汁，他尽力去想比尔并没有抛弃他，

尽力去想比尔一定是在藏东西的地方等着他呢。

他必须这样想，不然，他这样拼命还有什么用？他宁可选择躺下死掉算

了。当那团昏暗的太阳球慢慢向西北方向沉下去的时候，他一直在思考比尔

和他向南逃的每一寸路，赶在冬天追上他们之前。他想了很多次。他反反复

复地想着坑里和哈德森湾公司分站上的食物。他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 ；至于

上一次吃饱是什么时候，那就远不止两天了，具体多长时间他也不记得了。

他常常弯下腰，摘几颗沼泽湿地上的那种灰白色的浆果，放进嘴里嚼

一嚼，然后咽下去。这种浆果有一粒种子，小小的，外面包着一点儿浆水 ；

一进嘴，浆水就不见了，种子又辣又苦。他知道这种浆果并没有什么养分，

但是他不顾道理，不顾教训，抱着希望，耐心地嚼。

Dease，发音和字形均类似 death，“死亡”之意。美国从东向西流的河很少，此

处向西流，指该河逆天而生，但是它注入的仍然是“死”河。
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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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点钟的时候，他在石头上绊了一下，极度的疲倦和衰弱使他摇晃就

一头栽了下去。他侧着身子，一动不动地躺了一会儿 ；然后，他从捆包袱

的皮带里脱出身来，笨拙地把自己勉强拉成了坐姿。这时候，天还没有完

全黑下来，他借着流连不去的微光，在乱石里摸索，想收集一点儿干苔藓。

后来，他收集了一堆，就点起了一堆火，火堆闷烧着，冒着黑色的烟。

他放了一个铁皮罐子在上面烧水。

他打开包袱，第一件事就是数他的火柴。一共67根。为了确保精确，

他数了三遍。他把它们分成三份，用油纸包起来，一份放在他的空烟草袋里，

一份放在破帽子的帽圈里，最后一份放在衬衫贴胸的里侧。

做完之后，他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慌乱，于是又把油纸包全部拿出来

重新打开，再次数了一遍。还是67根。

他在火上烘烤着潮湿的鞋袜。破烂的鹿皮鞋已经湿透了，毡袜磨出好

几个洞，两只脚刺痛、湿冷，都在流血。脚腕肿得厉害，随着脉搏的起伏

阵阵刺痛，他检查了一下，发现已经肿得和膝盖差不多粗了。他有两条毯子，

从其中一条上撕下来一个长布条，把脚腕捆紧。然后又撕下几条，裹在脚

上，代替毡袜和鹿皮鞋。然后，他喝了那罐热气腾腾的水，上好表的发条，

爬进两条毯子中去了。

他睡得像死人一样。午夜短暂的黑暗来了又去。太阳从东北方向升了

起来 ；虽然太阳被灰色的云罩住，但是至少也得说那个方向出现了曙光。

六点钟的时候，他醒了过来，静静地仰面躺着。他仰望着灰蒙蒙的天

空，知道自己饿了。他撑住胳膊肘正想翻身，一种很大的呼噜噜的声音把

他吓了一跳，他看见一只公驯鹿正用好奇而机警的眼神望着他，离他最多

五十英尺。他脑子里立刻出现了鹿肉排在火上烤得咝咝响的情景，还想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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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它的滋味。他下意识地抓起枪，瞄准，扣扳机。公鹿哼了一声，跳开了，

蹄子蹬过岩石的时候，得得作响。

他骂了一阵，扔飞了那支空枪。他一边拖着身体站起来，一边痛得大

叫。这是一件相当缓慢且费力的事情。他的关节都像生了锈的铰链，骨臼

里摩擦很大，动作迟钝，一屈一伸都得咬紧牙才行。

最后，两条腿总算站住了，但他又花了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才挺起腰，

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笔直地站着。他爬上一个小山丘，观察了一下周围的

地形。这里既没有树木，也没有灌木，什么都没有，满眼尽是一望无际的

灰蒙蒙的苔藓，点缀着灰蒙蒙的岩石，还有几片灰蒙蒙的小水坑。天也是

灰蒙蒙的，没有太阳，连太阳的影子也没有。他不知道哪里是北，也忘记

昨天晚上到底是怎么走到这里来的了。不过他并没有迷失方向，这他是知

道的。他知道，他很快就能走到“小棍之地”去 ；他觉得它就在左边的什

么地方，而且不远，也许翻过下一个小山头就到了。

于是他回到原地，准备打好包袱，然后起程。他摸了摸，确认那三包

分别放开的火柴还在，但是他没有重新再数。不过他还是犹豫了一下，不

停地和自己争辩，关于一个胖胖的鹿皮袋。这个皮袋让他发愁 ：袋子并不

大，他两只手就可以完全遮住 ；但是他知道它有15磅重，相当于包袱里其

他东西的总和。终于，他把皮袋放在一边，开始打包。可是，打了一会儿，

他停下手，盯着鹿皮袋，突然一下子把它抓在手里，用一种不信任的眼光

看着周围，仿佛这片荒野要把它抢走似的 ；等他站起来，一瘸一拐地开始

这一天的旅程的时候，这个皮袋已经包在他背后的包袱里了。

他向左走，不时停下来吃湿地上的浆果。扭伤的脚腕已经僵直了，他

看起来比以前更跛了，但是，比起肚子里的痛苦，脚疼还算不上什么。饥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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饿尖利地袭击着他，伴着一阵阵剧痛，就像在啃噬他，使他分神，不能集

中精力寻找通往“小棍之地”的路。湿地上的浆果非但没有减轻这种剧痛，

每吃一口，刺激性的苦辣味反而使他的舌头和口腔上膛火燎燎地酸痛。

他来到一个山谷，雪鸡在岩石上和湿地上呼呼地拍着翅膀飞起来，发

出“咯儿、咯儿”的叫声。他用石头投它们，但是打不中。他把包袱放在

一边，像猫走近麻雀一样悄悄地爬向它们。

锋利的岩石割过他的裤子，膝盖流出的血在地上留下一道血迹 ；但是，

这种痛苦被饥饿的剧痛掩盖住了。他在潮湿的苔藓上爬着，衣服湿透，浑

身凉透 ；可是他一心渴望着那食物，没有感觉到这些。

那一群雪鸡一直在他眼前飞来飞去，呼呼乱转，到后来，它们那种“咯

儿、咯儿”的叫声听起来成了对他的嘲笑 ；于是他开始咒骂它们，学它们

叫，向它们大叫。有一次，他爬到了一只雪鸡旁边。它一定是睡着了，他

也一直没有看见它，直到它从石旮旯的窝里冲出来，几乎撞到他的脸。他

像那只飞起来的雪鸡一样慌乱，急忙抓了一把，但只抓到尾巴上的三根羽

毛。当他望着它飞走的时候，他打心底里恨透了它，好像它做了一件极其

对不起他的事。后来他回到原地，背起了自己的包袱。

这一天慢慢地熬着，他走进了另外一个山谷，或者说另外一片湿地，

这个地方的野物比较多。一群驯鹿从他面前走了过去，有二十几头，都在

来复枪的射程以内。他心里有一种追赶它们的热切，而且坚信自己一定能

追上。一只黑狐狸朝他走了过来，嘴里叼着一只雪鸡。他大喝一声，这是

一声可怕的大叫，那只狐狸吓了一跳，跑掉了，可是没丢下雪鸡。

傍晚快到了，他沿着一条小溪走着，溪水从稀疏的灯心草丛里流过，

很浑浊，含石灰所以呈乳白色。他紧紧地抓住一棵灯心草的根，拔出一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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嫩洋葱芽样的东西，像木瓦上的钉子那么小。这东西很嫩，一口咬下去，

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，听起来似乎味道不错，但是它的纤维很结实。这种

东西就是吸满了水的纤维丝，跟浆果一样，丝毫没有养分。他丢下包袱，

爬到灯心草丛里，像牛一样大嚼起来。

他非常累，总希望能歇一下，躺下来睡会儿觉 ；可是他不得不继续往

前挣扎。不过，与其说他急着赶往“小棍之地”，倒不如说是饥饿在追赶着他。

他想在小水坑里找几只青蛙，或者用指甲挖挖泥土找几条蚯蚓，虽然

他自己也知道，在这么偏远的北方，是既没有青蛙也没有蚯蚓的。

他看遍了所有的水坑，但都一无所获，最后，长长的暮色袭来的时候，

他发现一个水坑里有一条孤单的小鱼，像鲦鱼（一种极小的鱼） 一样大。

他把胳膊伸下去，水一直没过肩，但它逃开了。于是他用双手去捉，把池

底的乳白色泥浆全搅了起来。就在这紧张的关头，他栽进了水坑里，腰都

湿透了。现在水太浑了，看不清鱼到底在哪里，他不得不等着，等泥浆沉

淀下去。

他又捉了起来，直到水又搅浑了。可是他等不及了，于是解下身上的

铁皮罐子，想把坑里的水淘干 ；起初，他发狂似地舀，水溅到身上，可是，

因为泼出去的水离水坑太近，水又流回坑里。于是，虽然他的心跳得厉害，

手也发抖，他还是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，小心地舀。

半小时后，坑里的水差不多舀光了，剩下不到一杯的水量了。可是，

鱼并不在那里 ；这时他才发现，原来坑底的石头中间有一条暗缝，那条鱼

已经从那条缝钻到旁边的水坑里去了，那个坑更大，他一天一夜也舀不完。

如果早知道有这么一个缝，一开始他就该用石头把它堵上，那条鱼也

就是他的了。他这样想着，心都碎了，一下瘫倒在湿冷的地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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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开始，他只是轻轻地哭，过了一会儿，他就对着把他团团围住的无

情的荒野号啕大哭起来，他干哭了很久，没有眼泪，身体抽动。

他点起一堆火，喝了几罐热水暖和暖和身子，并且和昨天晚上一样在

一块岩石上扎营。最后，他检查了一下火柴是不是干燥，上好发条。

毯子又湿又冷又黏，脚腕随着脉搏阵痛。可是，他只有饿的感觉，在

不安的梦里，他看到一桌桌酒席和一次次宴会，还有各种各样可以想象到

的食物，摆在桌上，供人享用。醒来时他觉得冷，不太舒服。没有太阳，

大地和天空的灰色比昨天更加深厚。一阵刺骨的寒风刮起来，初雪正在铺

白山顶。周围的空气越来越厚，越来越白，他升起火，又烧了一罐开水。

一半是雨，一半是雪，雪片又大又湿。起初，雪一落到地上就化了，

但后来越下越多，铺满了地面，淋熄了火，糟蹋了他那些点火用的干苔藓。

这是一个信号，他必须走了。他背起包袱，一瘸一拐地上路，至于到

哪里去，他也不知道。他顾及不到“小棍之地”了，也顾及不到比尔和戴

斯河边那条翻过来的独木舟下面的小坑了，“吃”这个动词完全攫住了他。

他饿疯了。他根本不管走的是什么路，只要能走出这片沼泽谷底就行了。

他在湿雪里摸索着前进，摸索着湿漉漉的浆果，一面连根拔着灯心草，一

面摸索着前进。不过，灯心草既没有味道，也不能填饱肚子。

后来他发现一种酸味的野草，他一口气把能找到的都吃了下去，但是

找到的并不多，因为这是一种蔓生植物，几寸深的雪就能把它埋起来，找

不到。那天晚上他既没有火，也没有热水，他就蜷缩在毯子下面，饿醒了

几次。雪变成了冻雨，半夜醒的好多次，感觉到雨落在自己仰着的脸上。

天亮了，又是灰蒙蒙的一天，没有太阳。雨已经停了。强烈的饥饿感已经

消失了。感觉，对食物渴望的感觉，已经枯竭了。他只是觉得胃里有些钝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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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重，但并不能影响他。他的脑子清醒了许多，他又全心全意地想着“小

棍之地”和戴斯河边的小坑了。

他把之前撕过的那条毯子全部扯成了一条一条的，裹好那双流血的脚，

又把受伤的脚腕重新捆紧，准备这一天的旅程。收拾包袱的时候，他停了

下来，长时间盯着那个胖胖的鹿皮袋，但最后还是把它带上了。

雪已经被雨水淋化了，只有山头还戴白。太阳出来了，他总算能使用

罗盘了，但是，他知道现在自己已经迷路了。在前两天的漫游中，也许他

走得太偏左了。为了纠正可能的偏差，走向正途，他开始向右走。

现在，虽然饥饿的撞击已经不再那么激烈，他却感到非常虚弱。在攻

击浆果和灯心草丛的时候，他常常被迫停下休息一下。他觉得舌头很干，

很大，就像上面长了一丛厚厚的毛，嘴里发苦。心脏也给他添了很多麻烦，

每走几分钟，它就会无情地“怦怦”地跳一阵，然后变成一种忽高忽低的

跳动，不稳定，很痛苦，他喘不上气来，只觉得头昏眼花。

中午的时候，他在一个大水坑里发现了两条小小的鲦鱼。舀干坑里的

水是不可能的，但是现在他比昨天冷静了一些，于是设法用铁皮罐子把它

们捉住。它们只有他的小手指那么长，但是他并不是特别饿。胃越来越迟钝，

胃里的隐痛也不怎么感觉得到了。他的胃像睡着了似的。他小心费力地嚼

着，把鱼生着吃了下去。吃东西的行为已经纯粹是出于理智了。虽然没有

食欲，但是他知道为了活命必须吃。黄昏的时候，他又捉到了三条小鲦鱼，

吃掉了两条，留了一条作为第二天的早餐。太阳已经晒干了满布的片片苔

藓，他又能烧热水暖和暖和了。这一天，他走了不到十英里的路 ；第二天，

只要心脏还行，他就往前走，但是只走了五英里。但是胃却没有让他觉得

一丁点儿不舒服。它睡着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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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，他来到另一个陌生的地方。驯鹿越来越多，狼也多了起来，荒

野里常常传来狼嚎，有一次他还看到三只狼在他面前走过。

又过了一夜。因为早晨头脑比较清醒，他解开系着胖鹿皮袋的皮绳，

从敞开的袋嘴流出一股黄灿灿的粗金沙和金粒。他把这些金子分成大致相

等的两堆儿，一堆儿包在一小块儿毯子里，在一处高耸的岩石下藏好，另

一份装回袋子。然后，他又从剩下的那条毯子上撕下来几条裹脚。他仍然

舍不得他的枪，因为戴斯河边的坑里有弹药。

今天多雾，饿的感觉在他体内又苏醒了。他的身体非常虚弱，晕得一

阵一阵地看不见。对于现在的他来说，打滑和摔跤已经是再平常不过的事

了。有一次他绊了一跤，正好摔到一个雪鸡窝里，里面有四只刚出世的小

雪鸡，孵出来才刚刚一天 ；可是，那些活蹦乱跳的小生命只够吃一口的 ；

他一口塞进去，把活活的它们塞到嘴里，像咬蛋壳似的嚼起来，母鸡在周

围大嚷大叫、扑来扑去。他把枪当成木棍去打它，但它躲开了，他够不着。

他扔了很多石头打它，碰巧有一颗打坏了它的翅膀。它扑棱一下开始逃，

拖着受伤的翅膀，他在后面追。

那几只小鸡只磨利了他的食欲，他拖着一只受伤的脚，一瘸一拐、跌跌

撞撞地追，一会儿大叫着扔石头，一会儿只是一瘸一拐、不声不响地追，摔

倒了就耐心地爬起来，咬着牙，在晕得快昏过去的时候用手猛揉一下眼睛。

这么一追，他竟然穿过了谷底的沼泽湿地，在潮湿的苔癣上发现了一

些脚印。这些脚印不是他自己的，他看得出来。这一定是比尔的。不过他

不能停，因为母雪鸡还在往前跑，他得先把它捉住再说，回头再回来看。

母鸡被追得精疲力尽，不过他也追得筋疲力尽了。它侧倒在地上喘个

不停，他也侧着身体倒在地上喘个不停，只隔着十几英尺的距离，但是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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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力气爬过去了。等他恢复过来，它也恢复过来了，他饥饿的手刚刚伸

过来，它就又扑棱起翅膀，他又抓不到它了。于是又开始追赶。

夜幕笼罩起来的时候，它逃掉了。他好累啊，就一头摔了下去，头重

脚轻地栽了下去，划破了脸颊，包袱压在背上。他一动不动，过了好久，

他翻起身来，侧躺在地上，上好发条，一直在那里躺着，直到早晨。

又是一个多雾的日子。剩下的那条毯子已经有一半包在了脚上。他没

有再找到比尔的脚印。没关系。饥饿逼迫着他，不过，不过，他又想，是

不是比尔也迷路了？

中午了，包袱带给他更多的烦恼，他受不了了。于是，他又把金子分

开，但是这次把其中的一半倒在了地上。到了下午，他把剩下的一半也扔

掉了，现在只剩下半条毯子、铁皮罐子和那支空枪了。一种幻觉开始折磨他：

他坚信他还有一颗子弹，就在枪膛里，而他以前只是忘记了 ；而另一方面，

他也一直都清楚，枪膛是空的。这种幻觉迟迟不散。几个小时过去，为了

战胜幻觉，他突然打开枪，面对着空空的枪膛。这种失望非常痛苦，这种

痛苦就像他真的知道一定能找到那颗子弹似的，结果他失望了。

向前挣扎了半个小时，这种幻觉又开始了。于是他又开始和它战斗，而

它又缠住不放，后来，为了摆脱它，他又打开了枪膛，让自己相信那是幻

觉。有时候他越想越离谱，所以只能一边机器似的向前走，一边让各种奇怪

的念头和狂想像蛀虫一样啃噬他的大脑。但是，这些脱离现实的遐想大部分

都维持不了多长时间，因为饥饿的痛苦总会及时把他咬醒。有一次，一个景

象把他从幻想中猛拉回来，这个景象差点让他昏过去。他像一个醉汉一样晃

着，努力让自己不跌倒。前面站着一匹马，一匹马！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

因为眼睛里罩着一层浓雾，金星乱迸。他狼狠地揉了揉眼睛想看清楚，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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